
·连载·

傍晚的骤雨洗涤城市的喧嚣，早早

把人带进混沌的黑夜。

像我这种书里刨食的主儿，自然是

短暂地逃遁熙熙攘攘的尘世、躲开外面

纷纷攘攘的生活，在橘色氛围笼罩下，

躲进书房成一统，逍遥自在我称王了。

书房是一个美妙的地方，它可以让

心灵得以休养生息，稍稍开一点窗缝，

清爽湿润的微风便在整个书房巡行，润

泽胸腔中的每一个器官。

闲暇时，我会静静地站在书房的阳

台前，阳光透过窗户玻璃，无声地划过

指尖，洒在书上。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翻

动那或新或旧的书页，在书香四溢的世

界里，穿越时间，穿越空间，聆听心绪翻

卷，感受心灵震颤，让飞扬的思绪在白

纸与黑字之间变得愈来愈清晰，明亮。

当我走过了那段青葱般的岁月，当

我读了很多书又行了很远的路，当我

度过了人生某些最艰难的时光，我忽

然发现，生命里总有一些日子是需要

一个人独自走过的，或许是孤单寻觅，

或许是爱情残局，或许是婚姻废墟，又

或许是一个人的天涯浪迹。我们挣扎

在看似的孤单中，然后渐渐冷静渐渐

坚强，又渐渐与孤单和解，为自己再次

找到曙光。

因为职业的缘故，我的书房里的藏

书日渐溢出，多半是厚重的名著和轻灵

的文学。读书，的确给予了我诸多的养

分，充实着我的精神生活，填补了那时

大片大片懵懂又伴随着生活压力的岁

月，使我不至于贫瘠、空虚。

面对着那一架架散发翰墨之香的

或古朴或时尚的书籍，仿佛置身人类文

明的最高处，沐浴着灿烂阳光的温柔照

耀。怀着虔诚的心情，缓缓打开一本书，

如拜访一位仰慕已久的友人，倾听着他

或她把对生命的理解与对未知的探索

向你娓娓道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

明呼唤你与他满怀畅饮；“欲投人处宿，

隔水问樵夫”的王维笑着邀你同赏流转

的四季；而“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的杜甫却对你叹息着他旅食京华的悲苦

遭遇；“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徘徊”的鲁迅

撕开黑夜的一角，以几近咆哮的声音发

出最有力的呐喊；更不用说挟着滔滔洪

流而来的郭沫若、在生死场上奋笔疾书

的箫红……

我还习惯流连在书架前，用手指轻

轻划过一排排书脊，让那种妙不可言的

感觉从指尖传向全身，弥漫在血液里，渗

透到骨髓里，进而升华到灵魂深处。

在书房里，浮躁与慵懒、迷茫与懵懂

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理性、成熟与踏

实。而这一切的塑造，我想有多半都是来

自于书香的沉淀。就这样，在那些曾经的

似水流年里，在昔日浮光掠影或者铭心

刻骨的岁月里，书房终于成为了一页书

签，悄悄地夹进了我的人生大书中。

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

多年来，我唯有反复流连在书架前

才会心动血涌：一种被注入精神气质的

心动，一种被升腾起激情力量的血涌。

很沉醉那些经典的文字里以及那些

文字带给我的种种感受：快意、激情和眷

恋。我会跟随作家们在大气激烈的起伏

思绪中找到呐喊的青春、奋斗、理想和热

血；追逐他们纵横万山酣畅千里的文笔，

去获得心灵上的赤裸和恣情；徜徉在他

们朴素而独特的文风里得到美感和享

受。属于我内心的种种意念此刻只面向

这样一个世界。

书房凝练了我的情感和思想，视野

里的风景变得理性而凝重。在周而复始

的季节更迭中，我才能获得一种真正的

启示，那就是———如果人生的季节纵然

要越过风河迷蒙的冬天，在夏里酝酿饱

满，在秋里收获丰硕，那么，春天的来临

肯定会如此激动人心。

书房，注定要成为我灵魂的歇息地。

博尔赫斯曾说：如果有天堂，那应该

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太浩瀚，

让人无所适从。而小小的书房，足以抚慰

一颗焦躁疲惫的心。

上有天堂，下有书房。唯以书房盛风

雅。

刊副池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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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蒋姑山的主峰，寻找远去的蒋

姑奶奶，颇费了一番周折。

寻找蒋姑奶奶，只为圆心中的那个

夙愿。

蒋姑奶奶是正义的化身。相传远古

时代，蒋姑夫妻俩居住在罗圈寺村一带

的大山里，由于冰川融化导致地球上爆

发了一次大洪水。当波涛汹涌的洪水扑

向绵绵大山时，第一个发现洪水的急忙

呼喊周边的村民向山顶逃难。此时有一

名村民因躲闪不及被洪水冲走，蒋姑看

到后，不顾丈夫的劝阻，让自己唯一的儿

子下水救人。谁料想儿子也被洪水冲得

无影无踪。

蒋姑的丈夫一气之下，在洪水消退

时下山顺着水迹寻找儿子的踪迹。后来

他一直搜寻到数百里外的淮滨县，才发

现了儿子的尸首。悲痛欲绝的他再也不

愿回到蒋姑身边，就在当地落户，淮滨县

古称“蒋地”，西周成王时一度为“蒋国”，

应该源于蒋姑的丈夫吧。

蒋姑为了等待丈夫和儿子的归来，

天天跑到北边的一座高山上张望。当地

的村民感念蒋姑舍己救人的正义之举，

纷纷推举她为首领，带领民众与险恶的

大自然做抗争。蒋姑后来迁到北山之巅

居住，信仰她的弟子达数万人，分散居住

在方圆三百里内。由于弟子众多，每逢有

事相商，通知十分不便。于是，蒋姑就在

此山上建了一个擂鼓台，一旦有事，只要

一击鼓，弟子们就能听到鼓声，很快赶

来。

千百年后，擂鼓台就成了现在的形

状：上方一块大圆石，状如鼓；下面有几

根巨大的石柱支撑此石。

蒋姑去世后，后人为了感念她的恩

德，在北山之巅建立寺庙，供奉她为蒋姑

奶奶，将此山命名为“蒋姑山”。

清道光《直隶汝州志》载：“蒋姑山，

形如翠屏，壁立千仞，松竹蓊郁，有水环

抱。山巅座蒋姑庙，山角藏罗圈寺。”

这样的美妙传说，笔者此前亦多次

听过。不知何时，此地又衍生出一个莫名

其妙的传说，说“蒋姑山”又名“焦古山”，

系王莽撵刘秀，为了搜寻藏匿山中的刘

秀，放火将山烧焦云云。窃以为实属无稽

之谈。因为这样的传说，更加坚定了自己

要躬身寻找蒋姑奶奶遗迹的想法。

2019年仲夏的一个上午，几位好友

相伴，去蒋姑山主峰寻找蒋姑奶奶庙。

车子在峰回路转的山道上迤逦前

行，两边的山峰绵延不绝，虽然适逢大旱

之年，山木依旧显出郁郁葱葱的样子，毒

辣的太阳蒸烤着无边无际的山林，水汽

氤氲，云雾缭绕，仿佛进入了太虚幻境一

样虚无缥缈。

同行的鸿志兄二十年前曾徒步考察

过蒋姑山主峰和蒋姑奶奶庙。在他的指

引下，我们的车子轰赶着弯弯山道上的

柴鸡和柴狗，缓缓进入了大山深处的罗

圈寺村。

一层一层的梯田里，有老农扶着一

把铁犁，驱赶着一头健硕的老牛，翻耕着

麦茬。地边的一棵核桃树下，几位村民悠

闲地谈论着农事，仿佛根本不知道外边

车水马龙的闹市。不远处的灌木丛里，有

锦鸡在呱呱鸣叫，鸿鸟在高空盘旋，一座

座屋舍隐藏在树林之后，欲说还休的样

子。这里真不愧是一个远离世俗的净土

乐园。

当我们停下车子，向老农询问蒋姑

奶奶庙的方位。老农用赶牛的鞭子指指

西北方向的一座山：那就是。问其有多

远，答曰：五六里。再问上山之路怎么走，

其笑笑说：有小路，边走边找吧。

我们望望满目苍翠的高山，山高林

深，如何上得山去？再征求鸿志兄的登山

路线图，因年代久远，他也不甚清楚矣。

无奈，原路返回，寻找另一向导。

在蟒川镇陈家村村部，等到事务繁

忙的村书记，已是半个小时之后。

从他口中得知，因山顶建设风电项

目，开通了一条直通蒋姑山主峰的盘山

乱石路，车子可以缓慢爬行而至。

在他的指引下，车子从陈家村北侧

的一条山道蜿蜒而上，很多的地方，一侧

是峭壁，一侧是深沟，山路崎岖陡峭，坐

在车内如同过山车一样惊险刺激。更有

滚落的山石堵塞道路，须下车奋力搬走

大石方能通行。

车行至险要路段，文友都捏着一把

汗，数次劝阻鸿志兄停车步行，然鸿志兄

谈笑风生，径直把车开到了蒋姑山主峰

旁的一处平台。

此平台为建设风电轮而整修，平台

之上，数十米高的风电轮虎虎生风、转动

有力。从此望见蒋姑山主峰，蒋姑奶奶庙

则隐匿不见。

沿着碎石满地的弯弯山道而上，夹

道荆棘丛生、野树摇曳。如此静僻之地，

行走其间，看丛林深处，绿黑一片，仿佛

有野兽藏匿，若非众人相随，实不敢孤身

而至哉。

行不过百米远，看到有一段坍塌的

石墙环绕在半山腰。留下的山门痕迹清

晰可辨。鸿志兄告诉我说，这是蒋姑奶奶

庙以前的院落，进入这个山门就是寺庙

的院子内部了。

往上行走约百米，忽见一座石头垒

砌的寺庙扑入眼帘。红褐色、姜黄色夹杂

的石头墙，黛色破旧的瓦顶，古朴得就像

树上随意飘落的一朵花瓣、一片叶子。

未曾料到，从下看上去溜尖的一个

山头，顶部却有一块数十平方的平地。孤

零零的三间寺庙，掩映在杂树之间。庙

前，用红瓷大缸改造的香灰炉，枯木撑着

一面破破烂烂的黄旗，都在无声地诉说

着寺庙的久远与沧桑。

进入庙宇内，慢慢适应了昏暗的光

线，才发现里面供奉着诸多神灵，有玉皇

大帝，有武财神关公等等，在一排神位的

最北侧不起眼的地方，是蒋姑奶奶落脚

之处。

不忍直视，随慨然而退到室外。当年

舍掉自己儿子生命挽救苍生的蒋姑奶

奶，不想今天竟被世人贬降到如此的地

步。世人或许并不知道传说中蒋姑奶奶

的大义，或许按资排辈、按需排辈，把蒋

姑奶奶庙里的主角蒋姑奶奶竟然偏于一

隅。

同行的鸿志兄显得更加不耐烦，似

乎与这毒辣的太阳有些关系。我绕着寺

庙，踱步在荒草萋萋的平台，密林遮挡了

我的视线，使我无法看清寺庙周围的环

境。这里真的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幽静

之地。

当我环绕四周，回到寺庙的正前方，

仿佛是身处深谷，忽然发现了透光的一

线天。庙的正前方，是一个幽深的峡谷，

两岸依旧杂树丛生，宛如一只睁开的丹

凤天眼。从天眼望向东南，半山腰的罗圈

寺、罗圈村，那农舍仿佛女娲炼石补天遗

落在人间的一粒粒彩石，蟒窝村西山如

一道翠屏，横亘在罗圈形山坳的东侧；远

处，连绵的群山，宛如一层层纱帐，云山

雾罩，若明若暗，幻如仙境。

此庙之绝妙布局，也许就在这可望

远方的天眼吧。我自藏在深山人未知，而

却窥得人间寒暑。

由此想到《老子》里的一句话：是以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

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

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大凡圣贤者，总是像太阳和清水一

样，给人带来了光明和生的力量，却总是

默默无闻，不居功，不自傲，混同于芸芸

众生，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当年舍弃自己的儿子而救黎民于洪

水之中，若蒋姑奶奶真有此人，当为大义

之典范。民众感其大义，将其尊为神灵。随

着岁月的更迭，曾经专为供奉蒋姑奶奶建

造的寺庙里，蒋姑奶奶却被偏到一边。我

想，蒋姑奶奶是不会怪罪当今民众的无知

的。因为先贤是不会计较得失与荣辱的，

就像不居功、不自傲的太阳与清水。

站在山顶，不觉蒋姑山的高大，而从

罗圈寺村望上去，蒋姑山则巍峨高耸，这

或许就是蒋姑奶奶庙的奇妙之处吧。

许多年了

我依然满眼玉米的翠绿

玉米的声音情人一样

缠绵着我

使我无法拒绝

无法回避

此刻 我正站在七月的中间

看这种叫作玉米的植物

怎样在阳光下

鲜嫩

远处杉树上的蝉

把满腹的妒嫉

大片大片地泻下

此刻 站在七月的中间

我 连同我的诗歌

浑然绿色

成了阳光下玉米中

最真实的一株

云禅湖观雨荷 （其一）

●孙利芳

亭亭雅韵俏芙蓉，

细雨绵绵碧映红。

掬手欲捉荷上露，

风摇玉落隐塘中。

云禅湖观雨荷 （其二）

千丝万缕雨绵绵，

叶碧花红菡萏鲜。

疑是天仙独羡慕，

掀帘误落洒人间。

云禅湖观雨荷 （其三）

亭台楼榭莲花俏，

知了蛙鸣雨后苏。

错落循环藏匠艺，

一城水韵半城湖。

我的小台灯是报英语班送的。当时

我很不情愿报英语辅导班，但是我看见

妈妈手里拿着一个送的台灯，心里边也

总算有一点安慰。

我的台灯是一个棕色的熊，虽说它的

颜色是棕色的，但是也很可爱。它的头圆

圆的，还戴了一顶帽子，上面写着“不断奋

斗，加油，努力！”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耳朵也很圆润。它的嘴在微笑着，仿佛很

想见到我，它的肚子圆圆滚滚的，很胖，两

手叉着腰，像一位绅士。说到这里，大家猜

猜那照明用的台灯究竟在哪里？猜不到

吧！它就藏在小熊头的下面，首先我们把

小熊伸开，然后把小熊头往下折一下，然

后把电源打开，这样台灯就亮了。

我把台灯放在我的书桌上，每当我

在书桌前写作业的时候，都会把它打开。

它虽然很小，但是散发出的光一点也不

弱；它虽然很小，但是给予了我很大的动

力；它虽然很小，但是让我明白了许多道

理。每当夜深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

打哈欠，当我看见小熊帽子上的那行字

时，我心里就发出巨大的动力，赶走疲

倦。

这个台灯除了给

我的生活带来许多方

便，也让我明白了许多

道理。我要向小熊帽子

上的那行字学习，努力

成为更好的自己。

上有天堂 下有书房
●李晓伟

寻 找 蒋 姑 奶 奶

我最喜欢的小台灯
●旭日作文学校四一班 尹玉婷 指导老师 张秀娟

玉米
●康建标

25日，邓小平在总参会议上传达了

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

26日，叶剑英写信到长沙，向毛泽东

建议新组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增补刘

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为常委。经

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央发出1975年3号文

件，建立健全了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共中

央军委常委会。进一步加强党中央、中央

军委的领导，为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

变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天，毛泽东应工作人员的要求，同

大家分别照相留念。毛泽东由秘书和服

务人员搀扶着，来到六号楼前的坪里，毛

泽东首先招呼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郭国

群、曾彩谋，接待处负责人肖根如，以及

张玉凤一起照了合影。然后，毛泽东又和

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合影。

在长沙，毛泽东基本上过得较舒畅，

加上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他体重比来

时略有增加。但有时也很烦闷。陪他在长

沙休养的汪东兴后来谈到这段日子时

说，那时候，大事既多又乱，准备四届人

大，配备领导班子，接待外宾，“四人帮”

向党、向主席伸手要权。主席原是去休

养，治疗白内障，期望身体康复后再去动

手术，可是“四人帮”还去干扰他。在这些

岁月里，主席心情是很沉重的。

毛泽东心中，此时还牵挂着周恩来。

为筹备和召开四届人大，日理万机、过度

操劳，周恩来的病情恶化了。有关他的病

情报告不时送到长沙。毛泽东总是要机

要秘书马上念给他听。听时，他默默无

语，心中为老战友担忧、难过。2月2日，机

要秘书给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念周恩来的

病情报告，说周恩来每日便血。毛泽东听

完后，非常伤感，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机

要秘书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

情况怎样了。”机要秘书马上按他的意思

给总理值班室打了电话，询问了周恩来

的病情和饮食起居情况，并转述了毛泽

东的亲切问候。这时，毛泽东才稍微安

心，在病榻上吟诵着张元干的《贺新郎》

词：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

诉。更南浦，送君去。

2月2日，毛泽东在长沙批准周恩来关

于国务院正副总理分工问题的意见，确定

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

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

件”。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了

毛泽东批准的这一国务院副总理分工方

案，并再次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对邓小平

的高度评价。周恩来对国务院几位副总

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科院院长

郭沫若等14位同志说，毛主席讲，小平同

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

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将来

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2月3日（春节前八天），清晨一觉醒

来，毛泽东突然决定离开长沙。

理由很简单，他不愿使繁忙工作了

114天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住在长沙而过

不好这个春节。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本想再去离这

里不远的家乡韶山看看，拜访一下父老

乡亲，到父母墓前再祭扫一次。韶山有关

部门也已做好接待准备。但出于健康的

原因，毛泽东没有能够如愿。他临走时对

大家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你们

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

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

3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

一路东进，到达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

停留了三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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